
6 月 8日，90岁的
罗凤坤见到了他 58
年前被拐的儿子，跨
越半个多世纪的寻找，
历经千辛万苦，他们
终得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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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个饭隐私全没了？揭秘扫码点餐背后的猫腻
“就是吃个饭而已，现在有的餐厅搞得太复

杂了。”前几天，在东直门一商场消费后的罗女
士不由感叹。当天，她进入一家门店吃饭，服务
员表示需扫码点餐。当她扫码过后，才发现并
不能直接点餐，而是只有点击关注该店铺公众
号后，页面才会自动跳出桌号和点餐服务一栏。

罗女士的经历，不是个例。“好像从去年开
始，扫码点餐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了。这对于年
轻人还好，老年人就十分不便。”市民郭平说。

记者走访了多个商圈共计10家餐饮商家，
实测发现，有8家餐饮商家都有扫码点餐功能。
当选择扫码点餐时，有的会要求顾客关注店铺公
众号而后点餐，有的则需输入手机号注册会员。

其中，某知名茶饮店的扫码点餐，更是“一
环套一环”。扫描该茶饮二维码点餐后，几秒钟
便进入商品页面，初看并无什么异样。而当选

定商品加入购物车准备结账时，才发现需要微
信一键登录，页面下方也有一排小字提示“授权
登录即表示已阅读并同意《会员须知》《隐私协
议》”。紧接着，点击一键登录，可发现“XX 点
单”申请获得昵称、头像、地区等信息。

顾客扫码点餐是否有其他“门道”、消费者
担心的信息和隐私安全是否多余？记者调查发
现，除了购买技术成熟的点餐收银一体机之外，
一些商家为了吸引和稳固客流，还会设计小程
序，或购买相关扫码点餐软件。需获取的客户
信息也可以自由设置。

“目标人群精准，可以抓取用户信息，引导
客户分享裂变……”一家开发餐饮小程序的软
件商如此介绍。他向记者表示，设计出的小程
序一般是直接扫码点餐，不过店主也可以在后
台自由设置，可让顾客关注店面公众号、填写生

日、身份证信息等。
“不能因为点餐的缘故，就强制性要求用户

把个人信息授权给你，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消费者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巍说。他表示，扫码点
餐，不能变成非法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一个工
具。对此，国家多个法律均有规定。比如前不久
开始公布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中就提出，诸如一
些敏感的个人生物特征信息、位置信息、个人行
踪等，必须要逐项授权，取得消费者同意。

朱巍认为，个人信息的获取和使用要有
边界，且必须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实中，扫码点餐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过度
索权。

据新华社新闻客户端

豪车豪宅有借不还
落马官员受贿千万

胡可，1964 年 11 月出生，1984 年参
加工作，198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
庆市大足县龙水镇党委副书记，大足县
万古镇党委书记，大足县交通局党组书
记、局长，大足区交通委员会党组副书
记、主任，大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主任，重庆大足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9年10月，胡可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被大足区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1月，胡可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2020年6月，胡可因
犯受贿罪被大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胡可也曾有过激扬的青春，有过干
一份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可后
来，他没有拧紧开关、守好底线，所有的
成绩都化成了泡影。

在连当了两届市管后备干部后，胡
可自认为前途渺茫，便产生了“枉自人
生走一遭，不如趁机捞一捞”的错误想
法，频繁同一些商人老板交往。

不久，胡可认识了一个影响他后半
生的人——在大足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彭
某某。

2008 年 3 月，胡可应邀入股一家石
子厂，总投资需200余万元。双方约定，
各出资 100 万元，利润平分。但 100 万
元，对于胡可来说不是小数目。面对这
块唾手可得的“肥肉”，胡可舍不得放
弃，便找到“财大气粗”的彭某某“借”
钱。听到胡可开口，彭某某二话不说，
就送了他100万元。

在与工程老板的交往中，胡可渐渐
迷上了开豪车。

“彭总，你那么多车，借一辆给我长
期使用，如何？”2010年12月的一次酒局
上，胡可按捺不住心中对豪车的渴望，
向彭某某道出了自己由来已久的想法。

邻座的彭某某当即表态，“不用借，
我直接买辆新车给您！”见彭某某如此
爽快，胡可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一次，彭某某更大方，给胡可买
了一辆价值130余万元的豪车。

2009年，彭某某打算买下两层面积
2000余平方米的商业用房，价格800余万
元。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胡可，请他帮忙
分析。胡可在对比了周边的地理环境、
交通优势及房价后，告诉彭某某，“这个
价格很划算，你买两层就给我一层！”

从“借”变成“要”，彭某某也感到有
些吃惊，愣了几秒后回答道：“你们夫妻
都是公职人员，不如先放到我名下，租
金由你找人收取，等你‘平安着陆’后再
过户到你名下就没问题了。”胡可认为
他说得有道理，就默许了这一做法。

最终，彭某某顺利拍下了该栋商业
用房的二楼和四楼。彭某某将二楼总
共1000余平方米送给了胡可，每年仅租
金就超过20万元，均由胡可姨妹王某某
负责收取。

经查，2008年至2014年，胡可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道路工程、履
约保证金缴纳和退还、工程款拨付等方
面提供帮助，收受现金和财物共计人民
币1385.22万元。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这一声“我的儿”他盼了58年……

6月8日，90岁的罗凤坤见到了他58年前被
拐的儿子，罗凤坤终于喊出了这声“我的儿啊”。

付贵林哭着冲上台，跪在罗凤坤面前，大喊
了一声“爸”，罗凤坤紧紧抱住他，老泪纵横。

耄耋之年的父亲，年过花甲的儿子，跨越半个
多世纪的寻找，历经千辛万苦，他们终得团圆……

“我没有一天放弃找他”

1963 年 1 月，32 岁的罗凤坤带着 2 岁的儿
子罗亚军在薛城火车站候车，就在罗凤坤打盹
儿的工夫，罗亚军被人抱走了。

“我沿着火车站到处喊‘亚军、亚军’，喊了一
夜，走了一夜，可孩子那时太小，他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叫亚军。”罗凤坤说。从那以后，罗凤坤以自
己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为中心，逢
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胖乎乎的”。

罗凤坤的小儿子罗涛说：“唯一一张亚军的
照片是他一岁时拍的。这张照片被我放在驾驶
证里，车开到哪儿，我就问到哪儿。”遗憾的是，
2000年前后，罗涛不小心弄丢了这张照片。

每年农忙后，罗家兄妹都会外出打工，他们
在任何城市里都本能地观察陌生人，站在大街
上、工地上、饭馆里，端详陌生人的五官。“我想
找到一个和我长得像的人。”罗涛说。几十年
来，罗家兄妹去过山东各地，还去过海南、上海、
北京、新疆，但始终没能找到罗亚军。

因为不完整，这个大家庭从没拍过全家
福。2010年下半年，罗凤坤的老伴去世，临终前
她叮嘱家人不要放弃寻找。2015年，罗凤坤再
次来到派出所报案。

“我刚到枣庄，就觉得很亲切”

付贵林今年60岁，生活在山东省济宁市微
山县。

“17岁那年，我在家中无意间听到父母说悄
悄话，才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付贵林说，“养
父母非常爱我，我不愿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付贵林从未在家中提起过这件事。2000
年，付贵林受朋友之邀去枣庄喝喜酒，“很奇怪，
我刚到枣庄，就觉得枣庄很亲切，这个感觉很深
刻。”他说。

付贵林育有 2 个儿子。有了孩子后，他才
第一次想要找自己的“根”。“但我还是没付出行
动，我怕伤害养父母。”付贵林说。

2017年，养父母去世后，付贵林才第一次走
进派出所采血，寻求警方帮助。

付贵林不知道的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养
父母给他起的新名字，而他多年前就觉得亲切
的枣庄市，就是他的出生地。在地图上，两地仅
隔约50公里。

“没有遗憾了”

由于丢失时间长、丢失地点复杂、报案时间
晚等难点，公安机关虽综合运用各种措施查找，
但迟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今年 1 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团圆”行动，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
拐卖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
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丛四新
说：“我们再次拿出这个案件，并把希望寄托在
DNA技术上。”

由于罗凤坤的老伴去世多年，无法获得相
关 DNA 数据，刑警只能进行单亲比对，但单亲
比对后得到了大量结果数据，不具备研判条
件。丛四新说：“根据遗传学规律，我们利用罗
凤坤 4 名子女的数据做了反推，从而使单亲比
对变成双亲比对，提高了对比效率，最后找到了
老人失散多年的孩子。”6月1日，经复核确定罗
凤坤是付贵林的生物学父亲。

“我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整天，我高兴啊，已
经找了58年，我现在没有遗憾了。”罗凤坤说。

“为了今天的见面”

双方约定一周后在济南见面。为了这次见
面，罗凤坤提前 3 天去商场给自己和孩子们买
新衣服、新鞋。

罗凤坤不知道这个58年没见的儿子如今多
高、多重，只能凭感觉买了一件短袖上衣，至于鞋
号，他早就考虑好要买 43码，因为他穿 44码的
鞋，小儿子穿42码的，他觉得也许43码正好。

6 月 8 日下午，公安部部署山东、四川、江
苏、河南四省公安机关同步开展“团圆”行动认
亲活动，帮助 11 组失散家庭实现团圆，活动主
会场设在山东济南。这是付贵林有记忆后第一
次见到亲生父亲。

付贵林哭着冲上台，跪在罗凤坤面前，大喊
了一声“爸”，罗凤坤紧紧抱住了他，哭着回应：

“我的儿啊。”
公安部数据显示，“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已找

回失踪被拐儿童1737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91
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236名，各地累计组织认
亲近500场。同时，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工作模式
和方法，建立完善了侦办拐卖儿童案件“一长三
包”责任制、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全国“打拐
DNA系统”等一系列系统、机制，并对外公布了方
便群众就近采血的3000多个公安机关免费采血
点信息，为“团圆”行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就想一家人一起吃顿饭。”认亲活动前，罗
凤坤对记者说。在另一个休息室里，付贵林说
了相似的心愿，“想一家人拍张合照。”

这是让无数人动容的一幕。90岁的父亲，
60岁的儿子，再次见面竟已过去了58年。半个
多世纪骨肉分离的痛，日日夜夜撕心裂肺的想
念，超越时间空间的人间至情，在这一刻，都化
为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全部的希望和精神
支柱，失踪一个孩子，就是毁灭一个家庭。2021
年1月，公安部部署开展的“团圆”行动，侦破了
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帮助他们找到了回家的
路。这得益于科技的进步，也凝结着一代代公
安民警的坚守和付出。

据新华社

6月8日，90岁高龄的罗凤坤（中）紧搂着被拐58年的儿子罗亚军哭泣。 据新华社


